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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文學中的禪學思想探微 
 

陳明聖 
 

摘要 

蘇軾文學中的多樣性，自古以來就被許多的學者研究過，其中的禪學思想也

不例外，有的從其習佛因緣著手，有的從其和僧人的交往中來探析，然而據筆者

的探究，大都是從其詩文中所牽涉到的佛學典故或是經文的比對，對於其運用禪

學的意涵都是匆匆帶過，以致於筆者在看這些論著時都有一個疑惑，看不懂這些

佛學章句，更不用談要體會東坡先生的意旨所在了，因此筆者嘗試透過本文來彌

補這些遺憾，深入對佛典的解析，再對照東坡的詩文，期能使讀者在賞析東坡生

命情調的同時，能更充份掌握住詩人的意涵，這是本文的研究動機與方法。 
 

 

 

 

 

 

 

 

 

 
【關鍵詞】：蘇軾文學、禪學、雪泥鴻爪、三階段說、青原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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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關於研究東坡先生的禪學思想，歷來先賢大德均有不少的論述1，筆者也拜

讀了不少的作品，然而在拜讀之餘，不免有一些悵然，總是覺得前人在論東坡的

禪學時，對於禪宗的思想內涵大都輕輕掠過，或是列舉了許多的詩詞文，然後指

出這首詩的襌學淵源，再把佛經的原典抄出，最後再稍加解釋。這讓筆者在拜讀

完這些文章後，仍然弄不清楚何謂「但應此心無所住」2的意涵，只知道這是東

坡先生的闊達人生觀，出自《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3，對於經文

的意思並沒有辦法掌握，如此一來，即使能瞭解詩中的大意，但是對於這句話的

思想淵源卻不瞭解，筆者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定寫

這篇文章的作者所翻譯的意思，是否就是經文中的意涵。 

因此筆者認爲在研究東坡文學的禪學思想時，對於禪學的思想意涵不能不有

明確的瞭解，否則很難令人認同爲什麽這句話在這裏要這樣解釋？所以在東坡詩

詞文中有引用或是蘊含的禪學思想，在禪學上的詮釋是什麽？東坡先生想藉此表

達些什麽？這些都是筆者在這篇論文中所要去探討和分析的。 

 
（一） 東坡對人生聚散的感悟---從雪泥鴻爪談起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1 例如臺大㆗文系的蕭麗華教授在《佛㈻研究㆗心㈻報》第㈥期發表的＜東坡詩論㆗的禪喻＞、

屏東師院語文教育㈻系李慕如教授在《屏東師院㈻報》第㈩㆒期發表的＜談東坡思想生活入禪

之啟迪＞、鍾美玲㊛士在《㆗國文化㈪刊》第㆓百㆕㈩㈥期發表的＜蘇軾禪詩山㈬意象的表現

＞、林碧珠㊛士在《㆗國文化㈪刊》第㆓㆓㆕期發表的＜蘇東坡禪詩的形成＞等等。 
2 本論文採用楊嘉仁等所編的《蘇東坡全集》（大陸：北京燕山出版㈳，出版年㈪不詳）㆗的詩

詞文，此詩是東坡＜百步洪＞㆗的詩句，p628 
3 出㉂《㈮剛般若波羅密經•莊嚴淨㈯分第㈩》（臺北：佛陀教育基㈮會），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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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子由澠池懷舊》 

 

4根據清人查慎行《蘇詩補注》中提到「雪泥鴻爪」的比喻是暗用《景德傳

燈錄》中天衣義懷禪師的一段話：「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迹之意，水無

留影之心。」天衣義懷禪師這句話所到達的禪悟境界，若依照青原惟信禪師在談

到自已的禪悟體證時曾說的一段話來看：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

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

見水只是水。
5 

 

就筆者自己的體證來說，義懷襌師的境界已到第三個階段---見山只是山，見水只

是水。6 

惟信禪師的「三階段說」自古以來被廣爲流傳，禪宗向來將它當作衡量悟境

深淺的量尺，令人驚歎的是在面對同一件事物時，卻有「悟和未悟」的天壤之別，

而東坡在寫此詩時，所寄寓的意涵是否正如查慎行所言是出自義懷禪師所說的這

句話呢？(「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迹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以下試就

所知將三階段說作一個簡單的探討：7 

惟信禪師的三階段說是禪宗對審美感悟的象徵，第一階段包含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原悟」，第二個層面是「執迷」8。禪宗的終極關懷就是要能「明

心見性，恢復本來面目」，所以復歸於嬰孩般的純真，一直是禪宗所希望到達的

境界，因爲只有嬰孩沒有機心，一任自然，譬如媽媽在處罰小朋友時，媽媽拿著

竹條打，但是小朋友也不會躲，有的還一直哭著往媽媽的懷裏攢，媽媽打完了，

小朋友也不會記恨，只要媽媽再拿糖果給他吃，他什麽也都忘了，然而再長大一

點，對於是非的認識有了以後，善惡、美醜、好壞這種二元論的對立已深耕在心

                                                 
4 參照王㈬照《蘇軾選集》（大陸：㆖海古籍出版㈳，1984 年），p5 的考證。 
5 出㉂宋朝普濟的《㈤燈會元•㆗》卷㈩㈦<惟信>（臺北：㆗華書局），p1135 
6 因為已到物、我合一的境界，水不執於影，影亦不執於水，一切純乎自然，確已至第三階段了。 

7參照吳言生《禪㊪詩歌境界》（大陸：㆗華書局，2001 年）p21-26 的闡釋。  
8「原悟」、「執迷」等的用詞參考註 6，p21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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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時對於所遇之事，就會作出判別，落入對待之中了，這時就會去執著誰好、

誰壞、誰美、誰醜了，所見之物已不是嬰孩般的純真了，這就是第二個層面的執

迷了。 

進一步來說，第一個層面所看到的山水，是在有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之前的

原我，這時還不知道何謂佛性、何謂罪性，是用一顆素樸之心去感悟的山水，然

而這是未進入禪悟的原我，算是准開悟9的狀態而已，但是在慢慢長大之後，意

識已開，「原來的我」進入到「自我」，「自我」覺醒後，物和我已分，物是物，

我是我，遇到事情會先以「自我」來判別，(判別這在我的意識經驗中是好的或

是壞的)因此在這一層面所看到的山水，是被後天環境所熏習的’自我’而過濾出來

的山水，是用二元論來看待山水的。因此人們就此身在處處相對的人生中，一切

均以自我意識來看待，進而窮其一生在尋聲覓色，終究是永無了期。所以惟信襌

師才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在第二階段，表示已有心於禪悟，而禪宗之悟入即是對’自我’的否定。禪師

往往從公案中來表示，希望善知識能去除「人法」二執，對主觀存在的「人」和

客觀存在的「法」都能予以破除。 

當時世尊要涅盤時，告訴衆弟子祂一生中並沒有說過法，若有人說祂講過

法，便是謗佛；另外世尊要涅盤前，阿難曾問世尊將來要以誰爲師，世尊明白告

知要以戒律爲師。 

以上的佛經典故其實都說明佛法在人間，並不是要人們去執著佛法或是世尊

這個人，佛法是要讓人們來省思自已，甚至是要以世尊的行道過程來勉勵自己

的，而非是要我們去執迷的。 

因此在第二階段中，我們必須去打破人間的二元對立，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山

水就非山水了，故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但是在這一個階段，如果

只是一味的否定，恐怕會陷入「頑空」(亦即落空)的境地，對於人世間的一切都

予以否定，那人活在世上還有什麽意義呢？所以在第二階段是要對第一階段二元

論的否定，並不是要我們對於人世間的一切都予以否定，若是如此，恐怕我們所

修的禪是死禪，而且進入了斷滅虛無，所以一定要進入第三階段來破除第二階段。 

記得以前達摩祖師初來中土時，有一位很有名的空智大師，知道達摩祖師修

持很深，所以就對達摩祖師說自己的境界已達到四大皆空的境界，要請問祖師他

                                                 
9 同註 6，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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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空的境界如何？達摩祖師就敲了他一下，這位禪師嚇了一跳也很生氣，就

問祖師爲何打他，祖師就告訴他說：「你不是四大皆空嗎？爲何還會有痛覺呢？」 

就筆者的體會而言，自己是覺得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說一切皆空是不容易

的，畢竟我們還在人間，多少都會有心情起伏的時候，人家給我讚美時，我也會

高興，批評時也會難過，這是很自然的，只是佛法告訴我們不要沈迷於這種七情

六欲的感受，要能跳脫出來，所以一方面我們不要執著於空，一方面也要能跳脫，

而這時就進入了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是針對第二階段的否定，第二階段則是對一切的否定，然而這很容

易陷入斷滅虛無，所以必須再超越（也就是否定）第二階段。第三階段表面上和

第一階段很相似，其實不然，境界是迥然不同的，第一階段的第二層面是用自己

的意識來看山水，是二元論的應用，山水是山水，我是我，而第三階段不僅超越

了第一階段且跳脫了第二階段的虛無，而與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境界了。 

《圓悟錄•卷九》云：「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

目，然後，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 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

當下觀照只能是般若直觀，要當下擺脫情識的糾纏，一念不生，不能有任何妄想，

才能進入般若直觀。 

另外吳言生教授提出在這一階段，一方面「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

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另一方面，「有時喚天作地，

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碧岩錄》第二則），山又是水，

水又是山。所以這個階段有區別性，又有平等性。10 

對這種感悟體驗，禪宗以「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11來象徵。

荷葉鏡圓，菱角錐尖，是很自然平常的道理。然而蓮花的圓葉和菱角的尖葉，縱

有圓尖的不同，可是都同樣地浮在水面上。水面意味著平等，任何事物都需要平

等，但不是一味地追求平等。只重平等流於表象，特別注意差別也失之偏頗。平

等之中含有差別，差別之中融合了平等。既有一致性，又有獨立性。 

將二元意識、虛無見解一一清除後，人們才能以是一座山的一座山的態度在

「看」一座山，以是一脈水的一脈水在「聽」一脈水，人看山水，人到山水裏去。

山水看人，山水到人裏來。「我」在山水之中，山水也在「我」之中。主客雙泯，

                                                 
10 同註 6：p25 
11出㉂《佛光大藏經•古尊宿語錄㆕》卷㆕㈩㈦<雲門頌古>（臺北：佛光山㊪務委員會㊞行），

p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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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一如，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這才是徹悟澄明之境。12 

大略敍述三階段後，筆者想要來反推東坡先生的這首詩--《和子由澠池懷舊》

是否真如查氏所言出自義懷禪師的話？筆者認爲很難判定13，而且也不認爲東坡

已進入禪悟的第三階段，東坡寫此詩時才二十四歲14，以他這種年齡，而且這時

也並非一心禪悟，再加上剛要踏上仕途，人生尚未有過大挫折，如果認爲他已到

第三階段，這倒是令人難以信服，筆者以爲（假定此詩淵源自義懷禪師）東坡只

是在抒發對人生聚散偶然的一種深刻體悟，他認爲生命中的一切是那麽的飄忽而

不可捉摸，一逝而不可再得，因此兄弟間的親情才更顯得可貴。或許從這方面來

探討會比較接近詩的意涵與感情。 

 
一、 政治起伏中的體證---從「但應此心無所住」契入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 

      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窩。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 

                        <百步洪> 

 

這是東坡在徐州時與道潛放舟百步洪時，所抒發的感慨之作，追懷往昔的種

種，感慨世人「紛紛爭奪醉夢裏」，最後則提出了「心無所住」的達觀思維。筆

者以爲「但應此心無所住」是出自《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經文。

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是什麽呢？試就所知說明如下： 

如前如言，禪宗的終極關懷是要恢復我們的本來面目，而要重現我們的本來

                                                 
12 同註 6：p26 
13前㆟馮應榴《蘇文忠公合㊟•卷㆔》認�此條是出㉂《㈤燈會元》而非《傳燈錄》；另外王文

誥《蘇文忠公詩編㊟集成•卷㆔》駁云：查㊟引《傳燈錄》義懷語，謂此㆕句本諸義懷，誣罔

已極。凡此類詩皆性靈所發，實以禪語，則詩為糟粕，句非語錄，況公是時並未聞語錄乎?•••

《合㊟》不知刪駁，反謂義懷語出《㈤燈會元》，不出《傳燈錄》，可謂以㈤㈩步笑百步矣。（請

參閱同註 4） 
14 請參照同註 4 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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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就必須要「不思善、不思惡」，也就是所謂的「不二法門」，是指超越了人

世間的一切二元對立，《維摩經•入不二法門品》15例舉了三十多對矛盾（如空

與色、生與滅等），我們要超越這些矛盾，才能用清澈如水的心靈去體悟世界萬

物，才能進入佛陀的正法眼藏，所以在《雜阿含經•卷四十七》云： 

 

此有則彼有，此生則彼生。此無則彼無，此滅則彼滅。16 

 

以般若大智來看，人世間的一切均是因緣和合而生的，這個因緣消失了，人

事物也就不見了（如花本來是美的，但是凋謝變黃之後，美就不是那麽絕對了），

所以在人世間所看得到的「色」（物質）是由各種關係條件所組成的假相，其本

身並無實體，故曰：「色即是空」17。我執、法執都去除了，衍生於此的對立就

消失了。然而這裏的空並不是斷滅虛空，而是真空，佛學上的空，是萬物緣起的

根本，沒有象可形、沒有言可說，空是一切事物的源起。 

因此，在「色即是空」後頭必須再加一句：「空即是色」。然而在佛法中的空

和色並不是相對的兩端，襌宗要旨是要使我們跳脫沈空與執有，超越這兩者，便

可歸結到慧能祖師出家前所聽到而且使他頓明本心的《金剛經》文句中來：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一方面是對世間一切均不執著、迷戀的「色即是空」，一方面是讓澄明如水

的心去涵養了人間一切事物的“空即是色”，而這就是佛家所謂的”真空妙有"。

我們在這六塵俱足的人間生活，但在內心中所見又是一片的禪天襌地，在一花一

木中能洞見其本真，正可謂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東坡在此詩中所要表達的也正是這樣的情懷，在百步洪中感受到歲月流逝之

快，進而又體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又是起起伏伏的（父母、妻子這時都不在了），

將來會怎樣都很難說，然而卻有人沈醉在甜美的政治夢中，殊不知現在的銅駝，

以後可能就在亂草堆中了。 

因此東坡認為惟有不去執迷這人間的一切，使心無所住，要看清這些功名並

非能長久，惟有不執著這些功名，我們才能自在，雖然東坡以為功名是空，但是

                                                 
15 出㉂李翊灼校輯《維摩詰經集註》（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p477-520 
16 出㉂《㆕阿含經》第㈩冊（臺北：佛教出版㈳） 
17 出㉂于凌波《般若心經蠡解》（臺北：久大文化，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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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東坡就什麼都不做了，反之更積極為老百姓解決困難，筆者以為這就是東

坡的處世哲學，佛家所謂的”真空妙有”。 

四、洞見真實的東坡 

---從“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探入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題西林壁> 
 

此詩作於元豐七年，東坡已四十九歲，烏臺詩案已過了五年，在這五年中，

政治生涯依然是飄泊不定，然而這時的東坡已了悟了人生，開闊了自己的視野，

雖躬耕在東坡，但是依然怡然自得，曾寫下了<夜飲東坡>，闡明自己的心志，詞

中寫著「長恨此身非我有」，自述自己被外物所拘束，不能自在；又道”何時忘卻

營營”，東坡自問自己何時才能跳脫這人世間的紛擾呢？何時才能恢復自由自在

的本然呢？或許「小舟從此逝，江海渡餘生」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不過生性豪

曠的東坡又自我勉勵地寫下了<題西林壁>，雖然宦海浮沈，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或許就不是這樣悲觀了。 

東坡的<題西林壁>，依筆者的解讀，東坡已打破了三階段中的第一階段，跳

脫了二元對立，已不再去執著人世間的是非、美醜了。人們在世間不能快樂，遇

到挫折不能承受，都肇因於人們執著別人對我的看法，今天別人稱讚我一句則喜

形於色，別人給我一個臉色看，就感到心好痛，開始胡思亂想，如此的人生，筆

者以為實在太辛苦了，為何我們只願意看到自己喜歡的，聽自己喜歡的，而容不

下別人的意見呢？東坡也正體悟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說：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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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看到的山都一樣，但有人看成嶺，有人卻看成峰，而且高低還不同，

這並非不識盧山的真面目，只是在盧山中每人所看的角度不同罷了。因此《金剛

經》告訴我們世上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應作如是觀18。不要被人間的有為

法給迷惑住了，既是’有為’就不是純乎本然，就是會改變且不是終究的，我們不

能去執著它且要跳脫這種有為法，要跳脫這種有為法就必須要返本還源，回到本

來的我來看（第三階段），自然的我融入了山水之中，山水也融入了我的生命之

中，物、我之間還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所看到的山水才是真正本然的山水。 

所以東坡藉此詩來勉勵自己，也啟示著讀者，我們常感到被困於人、事、物

等環境的束縛，實際上是被自己的知見所約束住了，自己太執著於自己的經驗而

不能洞見真正的事實。所以東坡在<飲酒>中云：「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真。」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時很難掙脫世俗的束縛，常常戴著一個迎合別人的假

面具，以二元論來判斷一切，反而在醉的時候，卻能跳脫這束縛，往往能放下物

我的對待，不假雕琢，一切作為，純乎本性，表現出難得的真性情，這就是禪宗

所說的’無心’。無心觀世間，才會得到天然的本色。 

五、晚年對人生的徹悟 

---從「天容海色本澄清」悟出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玆游奇絕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這首詩是東坡於六十五歲北歸時所作，可以感受到東坡詩中的寧靜之美，有

種苦盡甘來的味道，在海南島這麼多年，終於要回大陸了，照理說應該很快樂才

對，在字裡行間也會表達出來，然而東坡在詩中表現的只是一種淡然處之的態

度。東坡為何會有此表現，筆者以為這時的東坡年紀也大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18出㉂《㈮剛般若波羅密經•應化非真分第㆔㈩㆓》（臺北：佛陀教育基㈮會），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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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多了，從二十多歲開始作官，一直到現在已過了四十多年，政治的起伏對他

而言，只是一個人生的過程罷了，他在意的不是政治的升降，而是自己的清白能

否得到洗刷，所以在詩中道出了自己的心聲：「苦雨終風也解晴。」外在的風雨

已解除了，現在是一片的晴朗，自己所遭受的謗言終於獲得平反，他還指出自己

的心就如天容海色一般的澄明清澈，即使被烏雲遮住，他的本體依舊不變。最後

又道出了自己的心意：「九死南荒吾不恨，玆游奇絕冠平生。」是否回去已不是

這麼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這餘生中我能否再到處走走呢？ 

這時的東坡對於人生有了另一番的體認，東坡在北歸時（六十五歲）再次過

南華寺時在<夢伯固>這首詩中云： 

 

眼淨同看古佛衣，此生何處是真依 
 

 東坡所提出的疑問，相信也是從古至今的人都想要問的問題，人空無一物

來到紅塵，終究也是空無一物的回去，什麼也帶不走，那什麼是我所可以歸附的

呢？何處才是我的真故鄉呢？東坡的人生走到這裡，不免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

但是就如蘇轍所言的：「東故謫居儋耳，獨善為詩，精極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

氣。」（《欒城集》）東坡雖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詩中並沒有老人的衰憊氣，

對於人生依舊樂觀，一個不樂觀的人，是寫不出這樣的詩來，一個不樂觀的人，

可能每天都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來感慨了！ 

至此，東坡「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的境界己到達襌宗的「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了。跳脫了人間情感、物質的牽絆，甚至是對自我遭

遇的喜悲，也都一一放下了，「放下」兩字看似簡單，但是真要放下是何等不容

易，阿難要出家前就放不下家裡美貌的妻子，舍利佛剛出家時也還無法對優婆離

行禮，這些故事都讓我們了解，佛法看似簡單，但是真要落實可是要下一番功夫

才有可能體會，又如六祖慧能大師要涅盤時，眾弟子依然放不下這種生離死別，

不禁流淚，連修佛之人，亦難免放不下，何況是一般人呢？東坡亦何嘗不是一般

人呢，只是他比一般人更看得曠達，不管將來會如何，他都以「天容海色本澄清」

來勉勵自己罷了。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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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禪風之流行乃因帝王的維護與襌宗的入世化，東坡亦是生長在此時代因

緣的人，再加上故鄉---四川娥眉山，是中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此地又是刊刻

中國第一部蜀版官印《大藏經》的地方；另外東坡的父母、弟弟、妻妾們也習佛，

還有最重要的是東坡在政治生涯中的起起伏伏，讓他體悟最多，故漸漸接觸佛

學，進而將儒釋二家融合在一起，成為自己的處世哲學。 

筆者在此想要再補充的一點是東坡雖習佛，但不佞佛。在<泗州僧伽塔>中提

到了：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吹沙面。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旗腳轉。 

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千日變。 

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雲山繞淮甸。 
 

他認為人因為有私欲、貪求，所以才會去求神問卜，如果神明一一應允了，

那神明豈不是要日日千變，去應付這些善男信女們？如果同一天有人求天晴、有

人求下雨，試問神明要怎麼做呢？是否連神明也有好惡呢？會厚此薄彼嗎？ 

東坡質疑了一般人拜神的真實義，以其幽默的手法表現了出來，其實也不是

在責備什麼？只是寫實的描寫了當時人們對於神明的態度，由此也可看出東坡習

佛而不迷信的精神，筆者也很贊成東坡的想法，其實信佛與迷信要分得清楚，佛

法是給我們有省思的空間與標準，決非要我們去迷信，生病不去看醫生，而去求

香灰、喝符水，這就令筆者很迷惑了，世尊講經說法四十年，從沒叫我們生病去

求香灰，有時如此也就算了，但每次都這樣，筆者認為就太迷信了，所以東坡的

文學作品中雖有許多的以禪入詩，但並不代表其文學思想就是佛教思想，個人以

為是儒釋合一的東坡思想，是深具東坡個人特色的，從佛學的觀點來分析之外，

我們還要再加上儒學的角度來對照，這樣或許才能真正體悟到東坡先生的人生哲

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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